
■■ 周广玲

故乡的桃花

故乡的桃花

如一幅水墨画

轻点细雨

便湿润了粉红的花瓣

桃花怒放的时候

浓了我的乡愁

故乡的味道

就是那一抹桃花的气息

一树春光桃色烂漫

春意在桃花中

盛开着故乡的诗情

朵朵如霞美如画

故乡的桃花

一瓣宋词 一瓣唐诗

行行音符 枝枝精彩

沉醉在春天里

桃花 春天美好的记忆

摇曳一片新绿

曼妙满树花香

桃花盛开的地方便是故乡

■■ 李 平

在楼顶种玫瑰

（外一首）

在妻子时不时地埋怨和唠

叨中

那叶片发黄

几近死去的玫瑰，深知

“挺住意味着一切”

而我的坚持

无非就是在车间工作时

偶尔想起在水泥上扎根的

植物

是否有足够的养分

去支撑蓓蕾向太阳的冲刺

无非就是一回到家

就上楼去浇水施肥

像养女儿一样殷勤

花开了，当然会欣怡

花不开，也不懊恼

我仅仅只是热爱

并在楼顶上种玫瑰而已

结果非我能预料

享受这日复一日的过程

不改初衷，这就够了

修剪了后院凌乱的花枝

又想修剪昨夜写的诗

以及我在温岭孤寂的山中

踽踽独行时想你的心情

生活是未经深思熟虑的草稿

仅仅凭借突然的激情

我们被驱赶着

不断向前方奔跑的人

总是在经过后才知道回首

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

此刻，我平静地写下

并面对这所有的一切

我多么希望

这备受苦难偏爱的生活

也如后院的花枝一样

可以修剪，那该多好

修 剪

□□ 周 斌

燕 巢

天亮得好像比任何时候都早，

7点钟吃完早点，走在去单位的路

上，发现太阳都得仰视了。就在准

备低头继续走的一刹那，无意中发

现右侧楼房二楼窗沿下，几只燕子

正在忙碌地衔泥筑巢。

鸟巢好像已经搭建了大半，直

径大约有 15 厘米左右。盯了一

会，我惊讶地发现，居然有几只小

燕子，从巢边沿伸出脑袋，小嘴巴

张得大大的，脑袋则在不安分地左

顾右盼。

有三五只燕子，不知是巢中小

精灵的父母还是它们的亲戚邻居，

有的在巢边忙碌，有地舞动着翅膀

在空中盘旋，有的瞬间飞得不见踪

影。它们，是给这家新来的住户帮

忙的吧？

很熟悉的情景。记得小时候

在家乡，盖房子是一件很大的喜庆

事。只要上门打声招呼，村里家家

户户，都会派来个青壮年劳力，义

务帮工。只管两餐饭，三五个菜即

可，简单，管够。没有想到，燕子也

有这样热心肠的天性啊。

燕子们叽叽喳喳个不停。那

时，在外婆家的堂屋墙壁上，每年的

春夏季节，总有燕子来筑窝。其中，

有些是往年搭好，又回来居住的。

家里有燕子来居住或育儿，外

婆认为是件吉利喜庆的事，好兆

头。她心细，出入家门时，总会留出

碗口大的缝隙，这样掩着门，燕子进

出就很方便了。即使外出干活要锁

门，也会选择铁拴最远端的环，最大

限度地可以让燕子飞翔。她说，这

样燕子就不会担心回不了窝了。

说来也怪，我们这些野娃子，

即使再调皮淘气，也没有谁去逮燕

子，戳燕巢。

外婆家的燕巢，最多的时候有

三四个。到了腊月扫尘，外婆清扫

蜘蛛网，会特意避开这个区域，以

免碰坏燕窝。

如今，外婆去世已经多年了。

退休在家的舅伯，仍住在这个老宅

子里，依然如故延续着这个留门的

习惯。前年，我陪同家人回到老

家，在舅伯家吃饭，无意间抬了抬

头，惊喜地发现，那些巢依然还在。

不知大海是不

是还在涨潮，我是无

心再寻彩贝蹉跎岁

月了。曾经是那样

固执地走向沙滩，留

下的脚印是生活回

赠的一串失意。

昨夜的梦缠绵

委婉。晨雾萦绕的

是 一 份 淡 淡 的 喜

悦。涨潮期是海滩

日思夜寐的日子，断

然等待那股柔情。

冷酷的冰霜，被

太阳融化。太阳嫩

生生的金嗓子，唤醒

我沉沦的梦。那么，

岁月河就该是一半

青绿一半红。

等待

舒心的晒太阳，

我不愿去任何树下。

忽然，身上凉了，我没

有怨恨，翘首等待的

目光，知道你还在云

层默默潜行。

我静默了。天

底下那么多的树都

静默了，似乎都在向

我凝视，都在向我招

手。我只是静默着，

一动不动地等待。

或许，它们仍不

理解。此刻，我正沉

浸在比刚才强百倍

的温暖之中。

月夜

清冷的月光射

进花格窗子，像落下

一地桂树叶片。那

个砍树的人，真要斩

断银汉的情丝？

月光是不用赊

的桂花酒，谁拥有谁

就拥有惆怅。

独坐，看纯正的

红烛燃烧，像是泪在

微笑，又似微笑在流

泪。小小烛光亮了

月夜，人的心思，天

地间也容纳不下。

咫尺天涯，弯月

牵挂。人生怎愿在

等待中老去，所以月

夜出了很多诗人。

礼
魁
坊
与
西
天
庙

□
柏

木

百
家
笔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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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恩睿

扬苍仙井

常听永兴镇美孝村的老人们说，

村子东北面有一座扬苍山，山里有座

扬苍庙，庙旁边有口扬苍仙井。近

日，笔者导航来到这里，发现扬苍山

变成了绿色荔枝基地，扬苍庙也成了

歇息静心场所，扬苍仙井虽已干涸，

但井底依然绿草茵茵，生机勃勃。

扬苍仙井地处羊山地区火山爆

发地带。初看，形状酷似大型漏斗，

井边呈圆形，井身二十多米，井壁四

周均为乌黑的火山岩石块铺筑。仙

井的周边部分用火山岩石修筑了围

墙及白玉石栏杆。据介绍，这口扬苍

仙井原是斜坡，逐级才能下到井底取

水，再从井底挑水上坡，十分艰苦。

关于仙井为何像个漏斗？村民解释

说，古代火山地区村民喝水是难上加

难，开挖这口仙井，反映出了村民的

无穷智慧。仙井直径为五六十米，在

当时是破天荒之大事。开挖这么大

的井口，用火山石铺设斜坡，目的就

是能够深挖水井，找到水源。

随着时代的发展，村民已经不再

喝杨苍仙井的水了，但有关仙井的美

丽动人的传说依旧在流传：

古时候，扬苍为一片青山，幽静、

美丽、神奇。周边 17个村墟百姓的

饮用水，都必经扬苍去往 30里之外

的西湖挑水饮用，来回需要一整天。

一天，一位老太婆从西湖挑水回到了

扬苍山时，眼看天色还早便歇息一

下。这时，一位老翁骑着马路过此

地，看见老太婆身边两个陶瓷坛装有

清水，便问道:“阿婆，我的马跑了很

远的路程，这两坛水给马解渴吧。”老

太婆很是为难。老翁便安慰道:“不

要紧，只要把这两坛水给我的马喝

后，我也会有两坛水给你挑回家饮

用。”老翁这么一说，老太婆便同意

了。这位老翁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便提水牵马到一个低洼处，拔出一把

大茅草，呈出一个大坑，然后将两坛

水倒下去，让马喝个够。马儿喝完

后，老翁从坑里又提了两坛清水上来

交给老太婆，说：“从今以后，你可以

天天来这里提水了。”老翁说罢便骑

马扬鞭而去。自然，低洼处成了泉

穴，清澈透明。此后，即使是久遇干

旱，扬苍泉水仍源源不断，从未干涸。

扬苍井水的奇迹发现，人们都认

为是苍天神仙所赐。据说饮用扬苍

井水，可消除疲劳，还能治疗皮肤

病。用扬苍井水浸泡芝麻后，擦去表

皮，然后拿去榨油，其油产量甚高，溢

香百里，味美可口，供不应求。

新时代赋予了扬苍仙井新的意

义，如今，这里被打造成乡村游看点。

海口羊山大道从扬苍仙井旁边开通

后，游览的客人来来往往、络绎不绝。

天涯诗海

群山苍茫。薄雾依稀。在绿色

的海洋里，每一棵树都昭示着生存的

秘密。

在云南会泽，高寒的梁子生出荒

瘠的石头，也生出许许多多的树。树

是群山的希望，挡住了风沙，也孕育

生命之源。但为树建立自然保护区，

并成立专门保护机构的，并不多见。

驾车华山松自然保护区管护局

的工作人员一路陪伴，一路讲述华山

松的故事。她叫赵吉惠，日常工作是

巡山护林，研究保护区动植物的生态

习性。那一身自然绿，仿佛在告诉

我，她是守护华山松的天使。

重重叠叠的树影在眼前划过，空

气中飘着一股美妙的香味。赵吉惠

打开白布袋，热情地招呼我们磕松

子。松子产自华山松自然保护区，当

然，这是工作中的意料收获。巡山护

林时，秋天的松苞咧开嘴笑，一颗颗

松子掉下来，无论你抬头还是低头，

都是满满的收获。

海拔越来越高，浓雾弥漫之时，

赵吉惠卖了个关子，问，你们觉得一

棵华山松最多可以活多少年？这个

问题让我内心一震。无论人和树，都

在拼命延伸生命的长度，但无疑，一

棵树的命运不仅仅取决于树本身，还

和人的活动息息相关。

赵吉惠又说，我们此行，是要去

龙潭看一棵神树，看过的人都说，它

是驾车华山松的祖先。有人问，那棵

神树有多少年了？车辆拐过一个弯，

没有人注意到前方突然出现的人家，

我们都睁大眼睛，期待赵吉惠说出答

案。她却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窗外，

笑笑说，马上到龙潭了，等见到神树，

大家就知道了。

许是村庄好客，或是华山松有

灵，雾渐渐散了。不远处的山坡上，

一棵高大的华山松在茂盛的绿意中

挺拔傲立，树冠像一把巨伞遮云蔽

地，恍若整片森林的王。我想，那就

是赵吉惠口中的神树了。

我们朝坡上走去，穿过一片坟地，

神树已近在眼前，仰头可见树梢，却

仍看不清主干。同行中有几个激动

的家伙，已飞奔到树下，迅即消失在

绿荫里。我加快脚步，闯入那片神秘

的世界，眼前的景象让我迷狂而惊

异。大树朝向村庄的一面枝叶重叠，

仿佛形成一堵不透风的墙，朝向森林

的一面枝丫稀疏，敞开的口子像要包

罗这片巨大的森林。一眼看到树干，

就知道它太老了。青苔在树根肆无

忌惮生长，树皮褶缩，裂缝间形成很

多形态各异的块状物。

赵吉惠说，这是目前可见的最大

的云南华山松树王，树围5.4米，树高

35米，树龄估计有几百年了。她们走

访了当地的很多老人，想知道这棵树

的来龙去脉，没有人说得清。一位九十

多岁的老人回忆，说他小时候，树就这

么大了，这么多年，树像是没怎么长。

时间是一团迷雾，回忆亦如此，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棵树会继续活

着，比人活得更长久。如果说，近四

十年来，它的存活得益于自然保护区

工作人员春风化雨的守护，那以往更

长的岁月，一定还有什么神秘的力量

守护着它。

一棵树，给人带来信念，也带来

悬念。我来这里一次，便生出这么多

疑惑，这块土地的人与它时常相对，

该是怎样的心情？这是一棵只能用

来膜拜和想象的树。我们穿过偌大

的林区，觉得每棵树都是它，可每棵

树和它都不一样。

下午阳光炽烈，我们徒步穿越自

然保护区的野猪塘古树林片区。我

们在峡谷里沿沟而行，两侧是刀削过

的悬崖。一路遍布枯草碎叶，看不出

路的样子。很难想象，迷宫一样的林

区，竟长年遍布守护者的足迹。领路

的护林队长是个黝黑、精干的中年汉

子，对这片林区就像对自己家的田埂

一样熟悉。他告诉我，前些年大家进

山来搂松毛，每天跑好几趟，现在没

人搂松毛了，但路在就有人走，而且

巡护山林必须走这些路。

我的心不禁为之一震。巡护，这

个词从他嘴里说出来是那样庄重。

如果说我们来此是旅行、探秘、求新

奇，那么巡护人员长年穿梭林区，必

然要面对孤独、单调、苦累，有时甚至

是生命的危险，而他们从未抱怨，像

守护家园一样守护山林。此刻，我看

着他们身上和树林融为一体的绿色，

内心充满深深的敬重和感恩。

我又想起龙潭的那棵神树，是什

么力量守护它活了几百年？我想，这

片群山以及行走的人就是答案。

守 护 □□ 朱金贤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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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记事 椰岛走笔

四季回音

临高县透滩村，是海南四大才子

之一王佐的故乡。透滩村前有礼魁

坊，是朝廷表彰王佐的举人牌坊。它

挺立在乡野山村，历经五百多年风雨，

宣示着王佐低调而内敛的荣光。

这座古牌坊，三门四柱，坐北朝

南，矗立在村口文化广场。牌坊的匾

额正楷“礼魁”二字，肃穆端庄。往西

约两百米，大树旁有一间独栋瓦屋，原

木为柱，火山石为墙，门首高悬木匾

“王佐公祠”。门前野草过腰，几无立

足。大门虚掩，屋内约三十平方米，落

满尘垢，屋顶瓦片残破，透光漏雨。门

前挂一块警示牌“危房请勿入内”。村

民说神龛上原有王佐牌位，现已移去

新建的王氏宗祠。这座废弃的古老宗

祠，历经风雨，数代重修重建，结局如

此，怎不令人唏嘘。难道是王佐那不

可逆转的命运使然？此情此景，不由

得想起王佐那才华横溢又抑郁的一

生。广场东侧新建王氏宗祠，琉璃瓦

顶，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供奉王氏历

代祖宗。

毋庸置疑，王佐是天才少年，二

十岁中举，被举荐去京城国子监读

书。在国子监，“每试居第一”。国子

监祭酒吴节，视他为太学魁首，推荐给

当朝内阁首辅李贤，盼日后有大用。

代宗皇帝下旨，为他建“礼魁坊”，以示

褒奖。

然而，在国子监的十八年里，王佐

六次参加会试，屡试不中；无奈转去地

方，辗转三地，二十七年里，不升一级，

始终任州同知，副职，不能独当一面，

以施展个人政治抱负。

问题出在王佐到国子监的第二

年，正统十四年（1449年），发生了土木

堡之变。西北瓦剌大军来犯，英宗御

驾亲征，不幸被俘。英宗的弟弟代宗

继位。瓦剌不得已放回英宗。后英宗

发动政变，二次继位，并杀害此前打

败瓦剌大军、保卫京城的有功之臣于

谦，朝野震惊。太学魁首王佐拍案而

起，写下大量诗文，借古喻今，悲叹国

之栋梁，被奸邪小人陷害。他写《读

宋史》：

外夷岂敢分中夏，一汴何音说二杭。

堪恨三朝谋国是，是谁惟有杀忠良。

三朝指前朝的宋徽宗、宋钦宗、宋

高宗三朝，王佐借批判前朝皇帝听信

谗言，自毁长城，暗讽英宗昏庸，杀害

于谦。激愤难平的王佐，又写诗称赞

李德裕、李刚、李光、赵鼎等前朝被贬

忠臣，痛斥宋高宗杀害岳飞父子。

英宗皇帝又嫉又恼，斥责王佐作

为太学之首，妄议朝纲。不幸的是，王

佐被划入内阁首辅李贤一党，得罪锦

衣卫，陷入无休止的党争。由此，王佐

纵有爱国诗人的桂冠，有“仁明司马”

的美誉，政治仕途黯淡。只能归因于

冥冥之中，命运使然。

王佐回到透滩村，站在礼魁坊前，

已是六十五岁，垂垂老矣。回想北上

四十五载，官场失意，怎不惆怅满怀？

不承想，故乡的人民拥抱他，爱惜他，

王佐重新焕发旺盛的创造力，建桐乡

书院，著《琼台外纪》，死后更被民间封

神，奉为西天大士。真是失之东隅，收

之桑榆，福兮祸兮？

据光绪《琼州府志》记载：“西天大

士庙在海口所城西二里许，祀王佐海上

显灵，祈祷立应，故郡民虔祀之。”王佐

化身西天大士，是保驾护航的海神。出

海的官宦商贾、学子、渔夫，纷纷来西天

庙，祭拜王佐再出海。西天庙香火兴

旺，代代重建扩建。老百姓对于王佐的

情感，已上升为神灵崇拜。王佐何德何

能，而让民众如此信服呢？

是这样的。王佐辞官回乡后，有

感于海南岛孤悬海外，海途艰险，自古

有多少海南人葬身鱼腹？不可计数。

观天象，看潮汐，为出海的第一要义。

王佐不顾年老体衰，亲自实地考察琼

州海峡潮水流向，记录潮汐与月亮运

行规律，写成《海南潮侯前论》《后论》，

为出海航行提供帮助。

王佐以行动感动了民众，被民间

祭祀“封神”，实至名归。府海地区民

众亲切地称他“公祖爸”——像阿爸那

么亲的神灵。

回乡的王佐，走在故乡的小路，品

山泉，赏野果，险恶的朝廷党争远去，

曾经激昂的文字，被故乡的暖风熏软

了；长期郁积于胸的不快，被浓浓的乡

情揉化了。他从虚幻的孜孜以求中，

回到现实的安妥和舒坦。他建桐乡书

院，回报乡梓，约三五好友，游历琼

崖。家乡的一草一木，都是他的瀛洲

梦，他吟咏《南溟奇甸歌》：

南溟奇甸褒封到，天语便代天地造。

钟灵毓秀生英才，后先衮衮登公台。

如果他写旅行笔记，记录一路所

见所闻，那将是琼崖历史上第一部游

记。王佐志不在此。他要完成老师丘

濬“郡牒未修”的遗憾，修郡志。历时

十数年，王佐于 1510年终于完成十二

卷《琼台外纪》。琼州知府王子成阅后

大为赞赏，请王佐到府城东岳祠，请他

编纂海南地方志书《琼台志》。王佐时

年八十有四，深感力不从心，遂推荐称

病在家的学生唐胄，一同参与编纂。

后因历史建制问题存在较大分歧，王

佐告病回家，第二年即去世。此后唐

胄毕十年之功，终于撰成《琼台志》。

他在《凡例》一章中谦逊地说：

“盖体文庄而将顺其欲为之意，尊

桐乡而忠辅于已成之书，以求得臣于

二公。”

表明自己承续丘濬的遗志，尊崇

王佐已写成的《琼台外纪》。后来《琼

台外纪》佚散，部分内容在《琼台志》中

被引用，并予以标注，唐胄强调“不敢

窃为己有以掩其善。”

纵观海南历史名人，如丘濬、海

瑞、王弘诲和张岳崧等，毕生功业主要

在中原，名扬海内外，甚至像丘濬和海

瑞，为朝廷鞠躬尽瘁，死于任上。与他

们不同，王佐在大陆做官，稀松平常，

辞官回乡，在家乡的二十年里，为海南

乡亲做了许多好事。可以说，在这些

文化名人中，王佐跟海南乡亲关系最

近，最密切，他深受府海民众爱戴，是

阿嫲阿姩心目中的“公祖爸”。

今年农历五月十五日，是王佐公

596岁诞辰日，也将是西天庙重修开放

后的第三年。在去年五月十五日，我

专门去探访，看到了民众自发纪念王

佐公的盛况，今年届时我将会带着崇

敬之心再去拜访，相信会有无限春风

来海上的激动与欣慰。


